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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同学刘浩民是
山东人，他读大学期间一共喜
欢过两个姑娘。

头一个姑娘叫林乙乙，
一个高挑白皙的西安姑娘，
常穿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
袖子偶尔挽起一截，露出嫩
白嫩白的一段小臂，看人的
时候总是笑吟吟的。刘浩民
迷得要死，暗恋了一年半才

鼓足勇气写起情书，写完了
就郑重地贴张邮票，寄到十
五米外的女生宿舍楼去。情
书写到第9封的时候林乙乙
有了反馈，说要约他谈谈。

会谈总共进行了约三十
秒，因为林乙乙只说了一句

话：对不起，刘浩民同学，我
读本科期间还不想交男朋
友。刘浩民是初生牛犊，本
来就有点屡败屡战的劲头，
林乙乙这样说，更让他觉得
这姑娘冰清玉洁，实在是难
得，情书写得反倒更勤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两
个月后，也就是学校里传出
来林乙乙休学的消息那会
儿。就有人说，她根本就不

是休学，而是劝退，因为林
乙乙某晚和本校一位中年

已婚男教师躲在办公室里
亲热，不幸被抓到了。

那之后，刘浩民很是颓
废了一段时间，直到大四那
年的上学期，他突然跟我们
说要搬出去住。大家追问了
半天，他红着脸说，他新认

识了一个女朋友，叫陈静，
出去租房一起住是她的主
意。陈静是学有机化学的，
也念大四，据说最大的特点
是平时走路爱扭屁股。她准
备考研究生，所以撺掇刘浩
民租个房子，好有个地方专

心复习，并且还提出能跟刘
一起住，刘浩民当然同意，
便掏钱租下了房子。

他俩在那房子里住了一
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陈静
睡了将近八十个小时，看了
约四五页书及四十集韩国

电视剧，刘浩民则给陈静做
了十三顿饭。一个星期后，
陈静就搬出去了。又过了三
天，他们分手了。陈静也不
打算考研了，天天跟一个校

田径队跑一万米的长得像
骡子一样的家伙泡在一起。

刘浩民要把那房子退掉，可
房东不同意，说签的是半年
的合同，刘浩民只好在学校
里贴出小广告说要转租。不
久就来了看房子的，第一个
来的就是校田径队跑一万米

的“骡子”，怀里抱着屁股一
扭一扭的陈静，刘浩民急了，
抬巴掌要抽“骡子”，结果被
“骡子”给抽了。

打那之后，刘浩民就再
也没谈过恋爱。今年夏天的
时候我见过他一次。我们一
群大学同学一起在一个酒
吧里喝酒。喝到后半夜，突
然有人问：哎，刘浩民，你还
相信爱情么？

相信！刘浩民回答得特
别干脆，脸上还带着很有山
东特色的憨直的笑容。

嘿，真他妈牛！已经醉
得东倒西歪的我们就都站
起来，一起笑着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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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唱过一首歌，里
边有句词叫：我还是最爱我

的北京。这话搁小黄身上最
合适了。不过小黄不是北京
人，江南生江南长，二十二
岁拎个大箱子到北京，原因
说起来很文艺。

小黄上学时迷上北京的
一本文化杂志，期期不落堆
在床头。那杂志在网上有个

论坛，她就没日没夜泡在里
头玩。小黄特别有激情，每
帖必回，每回必夸，而且夸
得由衷。那些小黄原来常在
杂志上瞻仰到大名心生敬
佩的人，也在上面玩，慢慢
都被小黄的执著感动，和她

成了亲密网友。
小黄是学计算机的，但

经这论坛的熏陶，对原专业
心生厌倦，说起文化圈的事
却如数家珍。又因为论坛上
的网友大多在北京，小黄的
心时时刻刻向北京飞奔。转
眼该毕业了，小黄做了人生
的大决定：去北京。

刚到北京时，正值论坛最

兴盛阶段，网友们排着队请小
黄吃饭，天天一小聚，两天一
大聚，小黄那么害羞的小姑
娘，猛然间习惯了一件事———
拥抱，因为每个网友在她眼里
都比兄弟姊妹还亲。

网友们大多在媒体工

作，所以小黄在北京虽然没

工作，但靠给朋友写稿子，
即可维持生计。多年来对文

艺圈的关注，让小黄写东西
很快上路，加上年轻聪明，又
肯吃苦，勤恳好学，不耻下
问，把所有网友都当成老师，
没过多久，小黄的采访稿比
很多老记者写得都优秀。

冬天降临，那个论坛随

天气变冷而渐渐萧条，小黄
经过密集见识各种文化名
人，对北京的神秘崇敬之情
也慢慢打消，对人生的聚聚
散散略有些体会，开始期盼
稳定的生活。文艺圈最势利
眼，小黄虽然稿子写得好，

但没有相关学历，所以很难
在媒体找到工作。其实也有
愿意接受的，但小黄起点
高，一般媒体还真瞧不上。
她去了一家公司，成了标准
的白领丽人，但网友们都知
道，小黄心里，还是想当个

好报刊的好记者。
后来小黄故乡最大的媒

体招记者，她犹豫很久，聆
听每一个亲密网友的意见，
又做了个大决定，拎着大箱
子回故乡。上火车那一刻，
小黄的眼睛哭得肿成桃。

小黄回去后，很容易通
过了考试，很快就成了报社
的主力记者。因为分管文化
娱乐，所以常来北京采访演
唱会之类。每次来都乐得合

不拢嘴，逐个拥抱新朋老友。
可一到该回去的时候，就又

哭成泪人儿。有一次分别宴
上，小黄借着酒力突然一拍
桌子说：奶奶的，我还是最爱
我的北京，我要回北京！

小黄迅速回故乡，从那
家报社辞职，又杀回北京。
从那以后小黄有了明确目

标———回北京，当好记者，
二者缺一不可。可是世间万
事，哪件不是说来容易做来
难，一晃三年过去了，小黄
在北京与故乡之间奔突无
数个来回，还是没能将两个
理想完美统一起来。北京不

缺工作，但其中没有小黄看
得上的媒体；原来的报社随
时欢迎小黄回去，但她又舍
不得北京。

这个秋天，北京的天格外
蓝，小黄突然接到故乡报社的
正式邀请，请她作为报社的正
式员工，筹建报社的驻京办
事处，就由她常年驻扎北京。
和小黄初来北京时被大家请
吃饭不同，这回是小黄分期

分批地请大家吃饭，每一次
饭局开始，小黄照例和大家
狠抱，然后亮着嗓门宣布：这
回我真算个北京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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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丽是吃着中国母亲的
奶，喝着长江的水一点点长

大的，她三岁时，中国话就
说得很好了，还带了一点儿
南京腔。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但她那模样却少有中国
血统的遗传。

那天带着她逛街，她突
然拉着我往回看，她指着路

过的欧美人，喇叭似的大嗓
门叫起来：“看哪！看哪！那
边有老外！”我们都笑了：她
虽然穿着唐装，可那小脸，那
皮肤，那轮廓分明是纯种欧
洲小“老外”模样，不知内情
的人根本看不出她是意大利

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
她爸爸欧利是意大利

人，见女儿的中国话越说越
地道，意大利话说得磕磕碰
碰，“离谱”太远，心里有点
儿急。他想出来一个补救办
法：在家时不许她跟妈妈说

中国话，只能用意大利语交
谈。这真难为了这个“小老
外”。丽丽跟爸爸说几句意
大利话，看看妈妈的脸色；跟
妈妈说几句汉语时，再看看

爸爸的表情，一副谁也不得
罪的样子。这潜意识也波及

到了她的玩具世界。四岁生
日那天，“干爸爸”我同时给
她买了芭比娃娃和中国生肖
宠物。洋的土的，她都喜欢至
极，差别在于：她对“洋娃
娃”只说意大利话；对生肖
宠物只说中国话。

南京的意大利人不多。
各国老外和中国人聚会，交
谈都用英语。在这种场合，
“洋泾浜” 丽丽可忙坏了：
一会跟爸爸说意大利语，一
会儿跟老外们说英语，不时
冒出的中文还带点 “阿是

哒”等南京土话，忙得不亦
乐乎。别人要是听不懂就更
惨了，她常常用汉语给意大
利人解释；或用意大利语给
美国人解释。碰到韩国人，
理所当然的汉语必定脱口
而出。如果那韩国人不懂汉

语，她就会羞人家：“你又不
是老外！怎么（中国）话也
不会讲啊？”

为了让她不忘记意大
利，欧利每年夏季都要带她

回欧洲住两三个月。到了九
月，一个活脱脱的欧洲小天

使回来了。我问她：中国好？
还是意大利好？她说：南京
好！意大利真脏，地上都是
屎，臭，臭，脏死了！可她妈
说：在意大利时，她奶奶、姑
姑问她：意大利好还是中国
好？鬼丫头却说：意大利好！

中国脏死了，地上都是垃
圾，臭，臭！

现在，丽丽上小学了。在
欧利回家之前，她妈妈布置的
战斗任务是：所有的作业必须
做完！做不完？一定要藏起来，
决不能让她爸爸看见。在欧

洲，在北美，那儿是决不允许
小学生做那么多作业的。

作为丽丽的 “中国教
父”，我教她中文时感觉到了
她生父的隐隐敌意。其实这
也不能怨我，要怨就怨中文
太美丽了，丽丽特别喜欢中

国字。拼音文字以音表义；象
形文字音画意齐下，多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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